
第六章 佐罗赫 ·弗里德曼一青史无名的英雄 

  在被瓦连京·奥利别尔格诬陷的人中，有一个他在立陶宛时就已结识了的老朋友——佐罗赫·弗里德曼，他没有同其它

被告一块被送上被告席，也没有作为证人出庭、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正式速记记录中、提到他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笔：  

  维辛斯基：关于弗里德曼您知这些什么？  

  奥利别尔格。弗里德曼是一个被派往苏联的柏林托派组织的成员。  

  维辛斯基。您知道他与德国警察局有联系吗？  

  奥利别尔格：我听说过。  

  仅仅通过这几句好象顺口说出的话，当然没人能了解这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尽管刑讯机关对他施加

的压力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仍不愿丧失做人的尊严，拒绝用讨好迫害者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六年，佐罗赫·弗里德曼二十九岁。他个子很高，是个出生在小城镇的典型的犹太青年。火红色的头发，淡蓝色

的眼睛。他虔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 说，少年时代就投入了革命运动，后来又加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但过了不久，他

就被迫逃往德国，以躲避警察的追捕。在德国，弗里德曼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希特 勒上台后，他不得不离开德国，并与

许多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员一样，“幸运地”在苏联找到了避难所。一九三三年三月，他与奥利别尔格同车到了莫斯科。  

  一九三五年，佐罗赫·弗里德曼突然被捕。指控他的罪名是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发牢骚，说什么苏联政府对工人的剥削

比资本家还厉害。告密者很可能就是奥利别尔格。特别委员会对弗里德曼做了个缺席判决、因进行反革命宣传，判处弗里

德曼在索洛维茨集中营服刑十年。  

  一九三六年到了。内务部的头头们在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托一季联合总部”案件挑候选人时，注意到了弗里德曼是奥

利别尔格的朋友并与后者一同来到 苏联这一事实，便产生了把弗里德曼说成是托洛茨基亲自派到苏联来的恐怖分子的想

法。另外，把弗里德曼塞进“联合总部”还有一个重实原因，即他已身陷囹圄。 还有十年的刑期。所以内务部认为，完全

处于“机关”控制之下的弗里德曼为了减刑，一定会同意在审判闹剧里扮演指定给他的角色。弗里德曼从索洛维茨被提到

莫 斯科后，就被送到内务部，由外事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加工”。  

  出人意表的是，索洛维茨集中营的生活非但没有令弗里德曼屈服，反而把他锻炼得更坚强。他断然拒绝扮演反革命和

恐怖分子的角色。威胁对他不起任 何作用，许诺他又不相信。弗里德曼对别尔曼说，他已经糊涂过一次，相信了内务部审

讯员的许诺：害得自己现在不得不付出十年监禁的代价。  

  据弗里德曼本人讲。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他被捕之后，内务部侦讯员波列斯拉夫一卢特科夫斯基告诉他，如果

他拒绝认罪。他就会被发配到集中 营，如果他认罪并存心悔过；就会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苏联。卢特科夫斯基

装出一副同情弗里德曼的样子，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态度规劝他在供 词上签字，然后作为被驱逐者回到立陶宛

去。可事实上，他却背着十年徒刑进了索洛维茨集中营。  

  在索洛维获集中营里，弗里德曼经常看到大批大批与他本人一样的无事者被送进来。从他们的谈话中，他了解到一些

内务部侦讯人员所惯用的方法和手段。  



  因此，现在站在别尔曼面前的他。已不是一个天真的小毛头，而是一个见惯世面的强硬对手。他因自己的痛苦教训和

索洛维茨集中营里其它同志的经验而变得聪明多了。他象一个挑战者，因答问题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为了摧残他的意志，别尔曼命令一个审讯小组对他进行昼夜不停的审讯。这组人把全部手段都使了出来，许诺、威

胁、心理压迫、精神摧残。然而，弗 里德曼被送回别尔曼时，仍很过去一样，坚决不屈服。别尔曼试图却用人所固有的求

生欲，但仍没成功。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几乎要打作一团的地步。 有一次，这种冲突又出现了。弗里德曼冲

着别尔曼的面孔吼道：  

  “您只会滥抓无辜，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您干吗不去抓真正的盖世太保持务呢？您没那个本事，您

不知道怎样才抓得住他们！”  

  弗里德曼把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清楚，“您不知道怎样才抓得住他们！”同时，他嘲弄地把食指伸到别尔曼面前晃来

晃去。别尔曼认定，弗里德曼这是存心要找他打架，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尽最避免单独对他进行审讯。  

  有一次，别尔曼当着我的面又讲了他与弗里德曼的另一次冲突。别尔曼通常是不骂人的，但在这次冲突中、他竟然把

所记得的骂人话统统发泄到了受审 人身上。可是弗里德曼却藐视地将他从头打量到脚，谐谑地说道。“可怜的知识分子。

你连骂人都还不会，听着，学学吧！”说罢，弗里德曼就狠狠地骂开了。他骂 得那样大声，那样下流，在莫斯科根本就别

想听到。这些骂人活，他早在索洛维茨听惯了，学会了。那里的囚犯们经常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和绝望发泄在这种骂声之 

中。  

  弗里德曼的杰傲不驯，很快就在侦讯人员和内务部头头们中间传开了。这些人开始经常光顾别尔曼的审讯室，目的就

是为了见识一下这个受审人。外事 局那些从没机会逮捕别人却又时常担心自己在国外被别人逮捕的工作人员，对弗里德曼

特别感兴趣。弗里德曼被带去受审时，常要先在别尔曼的秘书室里等几分钟， 那些看热闹的人就利用这几分钟找他交谈，

用外国烟招待他。弗里德曼同他们谈话时，口气很温和，甚至近乎友好。  

  别尔曼和弗里德曼之间虽然带有冲突，并经常相互侮辱，但到后来他俩的关系却突然缓和了下来。弗里德曼的胆量和

那无可指责的诚实、坚强的性格， 在别尔曼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赞叹的崇敬感。当其它高级工作人员谈到特别难治服的被

告时，别尔曼就要傲慢地吐一句：“那算啥！他们全加一块，也当不了我的佐 罗赫的小指头！”说着，他还要举出一些具

体的例子。  

  别尔曼绝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刑讯员。多年的内务部工作，并没泯灭他心中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既然已象奴隶

一样被套在斯大林的马车上，他就 只得顺从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假如他拒绝“审讯”弗里德曼，假如他敢把未来审判的内

情泄漏一点出去，那他本人无疑会马上被捕，并被当作一个托派分子处死。  

  他仍旧按时把弗里德曼从监狱里提出来审讯。但每一次审讯已不象以前那样剑拔舒张，而变成了心平气和的交谈，象

是在讨论。过了几个月，别尔曼在 向莫尔恰诺夫汇报时说，他认为弗里德曼已完全无可救药，提议将他送回索洛维茨集中

营去继续服刑。莫尔恰诺夫否定了这项提议。他声称，对契卡来说不存在什么 “不可救药”的人，他要将弗里德曼交给秘

密政工局的科甘去处理：“他一定能治服弗里德曼。”接着，他命分别尔曼去与科甘商量让弗里德曼与奥利别尔格对质的 

事。  

  别尔曼与莫尔恰诺夫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又给我讲了对质的情况。  

  对质开始之前，科甘警告双方，严禁他俩彼此交谈，他们只能回答审讯员提出的问题。  



  科甘给奥利别尔格提的头一个问题是：“您知道弗里德曼是柏林托派组织的成员吗？”奥利别尔格作了肯定的答复。

弗里德曼马上反驳道：“卑鄙无耻的谎言。”  

  科甘在笔录中写道。“这不是事实。”  

  弗里德曼立即又提出抗议。他要求必须把他的原话准确地记录上去。  

  科甘作了修改。“这是谎言。”  

  “不行，还不准确”，弗里德曼说道，“请记下；“卑鄙无耻的谎言！”他接着又宣称，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

不在笔录上签字。  

  对质继续进行，科甘又向奥利别尔格提出一个问题：“您知道弗里德曼是盖世太保的特务吗？”奥利别尔格瑟缩在椅

子里，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道：“是的，我听说有这回事……”  

  “您这没脑筋的蠢驴！”弗里德曼开口嚷道。“他们逼你撒谎，而您就相信他们的许诺。你这不幸的白痴，再想想

吧，趁他们还没把你的脑髓吸干。”  

  科甘也提高了嗓门，虽不是要压过弗里德曼，至少可以让他住口，免得他影响奥利别尔格。  

  后来，当奥利别尔格回答审讯员问题；说弗里德曼是托洛茨基和盖世太保派来执行杀害斯大林的任务的刺客时，弗里

德曼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得火冒三丈，捏紧拳头，一步步朝奥利别尔格逼去，结果只得用暴力把他拖回自己的位置。这段

插曲结束后。科甘才着手拟定最后的记录方案。  

  他又一次遇到了麻烦；弗里德曼坚持要把自己的话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卑鄙的诬陷”、“无耻的捏造”……科甘

没法，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跟弗里 德曼纠缠，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得向弗里德曼让步，才能获得一份书证，一份虽然记

有弗里德曼做的各种反驳和辟谣，但仍旧是对弗里德曼极为不利的书征。争吵 了几小时以后，笔录终于整理完科甘要求弗

里德曼签字。弗里德曼犹豫了：签还是不签？科甘见他不愿意，就提醒他说，他已接受了他的绝大部份修正。“问题不在 

于修正，”弗里德曼嘟哝道。“我不想签字，只是因为我看出您太想要这份记录！”  

  别尔曼暗中为弗里德曼的做法叫好。当莫尔恰诺夫收到有关对质情况的报告后，马上就叫人把弗里德曼给他带去。这

次会面是这样安排的：  

  先让人给弗里德曼说，他将被带去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莫尔恰诺夫，然后又派人把莫尔恰诺夫那间有许多秘书的接

待室布置得更有气派、让受审人明白莫尔恰诺夫所拥有的权力，并要他意识到，莫尔恰诺夫可以决定他的生死。  

  为了给弗里德曼一个下马威，莫尔恰诺夫脱去了轻柔的丝绸衬衫，穿上了制服。制服上的四颗金星和两枚勋章，表明

了他的委员身份。  

  弗里德曼被带了进去。他脸色惨白，手在发抖。莫尔恰诺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您为什么要与我为难，干吗要瞎胡闹？”  



  “他们要我在假口供上签字，要我诬陷自己，又诽谤别人”弗里德曼回答道。声音因愤慨而变得时断时续。  

  “苏维埃政权不需要任们伪证！”莫尔恰诺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话您跟别人说吧，我已经听够了！”弗里德曼嚷道。“我已被非法地判了十年集中营监禁，您去问问卢特科夫斯

基审讯员吧。他知道是咋回事。”  

  “听着。弗里德曼，”莫尔恰诺夫的声音里颇有威胁的意味，“在此之前我与您谈话一直是以礼相待，但我要提醒

您：如果您还执迷不俗，我就要以另一种态度和您谈话了。我们会把您那顽固的脑袋连同您的五脏六腑统统消灭干净！”  

  弗里德曼靠近莫尔恰诺夫的办公桌，死死地盯住他。  

  “别看我的手在发抖就以为我怕您。我的手早从进集中营起就开始发抖了……我不怕您。您要把我怎么办，随您的

便，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滚陷自己、诬陷别人，不管您多么需要我这样干！”  

  当然，弗里德曼所感到的压力要比许多人轻一些，因为他的妻子和亲朋好友都在拉脱维亚，而在一九三六年，内务部

的魔爪还无法伸到那里。 


